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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与睡眠质量的现状,并检验焦虑的中介作用。 方法 采用分

层整群随机抽样纳入 630 名本科四年制在校大学生,均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C)、睡眠状况自评量表

(SRSS)与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Bootstrap 法等方法

进行分析。 结果 大学生手机成瘾、睡眠质量以及焦虑评分分别为(83. 94 ± 23. 70)分、(37. 44 ± 10. 69)分、
(55. 18±7. 53)分;SAS-C 总评分、SAS 总评分与 SRSS 总评分均呈正相关( r = 0. 950 ~ 0. 977,P<0. 05)。 手机成

瘾中的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APP 使用以及总分与焦虑均能正向预测大学生睡眠质量(β = 0. 297 ~
0. 450,t= 2. 823~ 66. 790,P<0. 05),手机成瘾能正向预测焦虑(β= 0. 303,t= 45. 159,P<0. 05);大学生焦虑在手

机成瘾与睡眠质量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 0. 086(95%CI:0. 048 ~ 0. 124,P<0. 05),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19. 50%。 结论 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总体情况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睡眠质量处于中等水平;手
机成瘾既可以直接预测睡眠质量,也可以通过焦虑情绪间接预测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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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an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ety. Methods Th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ncluded
 

630
 

four-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all
 

using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 SAS-C),sleep
 

status
 

self-assessment
 

scale
 

( SRSS)
 

and
 

anxiety
 

self-assessment
 

scale
 

( SAS),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Bootstrap
 

method
 

and
 

other
 

methods. Results The
 

scores
 

of
 

smartphone
 

addiction,sleep
 

quality
 

and
 

anxiety
 

were
 

(83. 94±23. 70),(37. 44±10. 69)
 

and
 

(55. 18±7. 53)
 

respectively;both
 

SAS-C
 

total
 

score
 

and
 

total
 

SAS
 

score
 

and
 

total
 

SRSS
 

scor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 r= 0. 950~ 0. 977,P<0. 05). The
 

withdrawal
 

behavior,salience
 

behav-
ior,social

 

consolation,APP
 

use
 

and
 

total
 

score
 

related
 

to
 

smartphone
 

addiction
 

all
 

positively
 

predicted
 

sleep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β= 0. 297~ 0. 450,t= 2. 823~ 66. 790,P<0. 05),positively
 

predicted
 

anxiety
 

(β= 0. 303,t= 4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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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05),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was
 

0. 09
 

(95%CI:0. 048 ~ 0. 124,P<0. 05),accounting
 

for
 

19. 5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above
 

the
 

average
 

level,and
 

the
 

sleep
 

quality
 

is
 

at
 

the
 

average
 

level;
 

smartphone
 

addiction
 

can
 

predict
 

sleep
 

quality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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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成瘾是指人们因过度使用手机,导致自身

行为不受控制,进而对其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产

生损害。 判断手机成瘾的标准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一是在不应该使用的情况下经常使用;二是手

机对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三
是当手机不能使用或者被禁止使用时,会产生一系

列不适反应[1] 。 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呈正相关,
手机成瘾问题越严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指数越

高,即睡眠质量越差[2-3] ,表明手机成瘾能够正向预

测睡眠质量[4] 。 其次,睡眠质量可能与焦虑情绪

有关。 焦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负

性情绪,不仅对睡眠质量产生一定消极影响[5] ,其
本身还可能由手机成瘾诱发或加重[6-7] 。 焦虑能够

正向预测睡眠质量[8] 。 另外,手机成瘾与焦虑之

间也呈正相关[9-10] ,存在正向预测作用[11-12] ,即随

着手机成瘾程度的加深,焦虑情绪也会愈发严重。
由此可见,手机成瘾可能会给大学生带来更多焦虑

情绪,最终影响其睡眠质量[13] 。 而睡眠质量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引发各种身心健康问题[14] ,
因此,探讨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

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假设手机成瘾能正向预

测睡眠质量,焦虑情绪是手机成瘾和睡眠质量的作

用路径。 通过分析焦虑情绪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

睡眠质量之间的作用路径,为改善大学生手机成瘾

问题、提高其睡眠质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随
机选取吉林省某高校四年制本科在校大学生,采用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各年级随机抽取 5 个班级,
并在被抽到的班级微信群中发布问卷星平台产生

的二维码,供被试扫码填写问卷。 回收问卷 672
份,有效问卷 63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 75%;
年龄 18 ~ 23 岁, ( 20 ± 1 ) 岁。 男 生 306 名

(48. 57%),女生 324 名(51. 43%);大一学生 150
名(23. 81%),大二学生 144 名(22. 86%),大三学

生 162 名(25. 71%),大四学生 174 名(27. 62%);
农村生源 351 名 ( 55. 71%), 城镇生源 279 名

(44. 29%);文史类 231 名(36. 67%),理工类 234
名(37. 14%),艺术类 165 名(26. 19%)。
1. 2　 研究工具

 

1. 2. 1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 (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 SAS-C) 　 采用

SAS-C 评定大学生手机成瘾情况[15] 。 SAS-C 共 22
个条目,包含戒断行为(7 个)、突显行为(3 个)、社
交安抚(3 个)、消极影响(4 个)、APP 使用(3 个)
和 APP 更新(2 个)共 6 个因子。 采用 1 ~ 5 分 5 级

评分,评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程度越严重。 本研

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98,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 94、0. 87、0. 88、0. 90、0. 89 和 0. 85。
1. 2. 2 　 睡眠状况自评量表 ( self-rating

 

scale
 

of
 

sleep,SRSS) [16] 　 采用 SRSS 评定大学生睡眠质量

情况。 SRSS 共 10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1 ~ 5 分 5
级评分,评分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 本研究该

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96。
1. 2. 3 　 焦虑自评量表 (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17] 　 采用 SAS 评定大学生焦虑水平。 该量

表共 20 个条目,采用 1 ~ 4 分 4 级评分,分数越高,
表明个体焦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76。
1. 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通过网络平台对所有问题进行汇总,在吉林省

某高校本科四年制在校大学生中进行匿名问卷调

查,要求被试结合自己的真实情况,如实、准确地回

答这些问题,并对问卷中漏填或者存在规律作答的

问卷进行剔除。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 0 统计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SAS-C、
SRSS 和 SAS 评分的差异,并对各量表评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以及线性回归分析,以 P< 0. 05
为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使 用 Bootstrap 法 在

SPSS26.
 

0
 

Processv4.
 

1 插件中进行中介效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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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置信区间设为 95%。 如果中

介效应 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说明

中介效应显著。

2　 结果

2. 1　 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情绪与睡眠质量一般

情况

SAS-C 总评分(83. 94 ± 23. 70) 分,其中,戒断

行为 ( 26. 79 ± 7. 66) 分, 突显行为评分 ( 11. 29 ±
3. 47)分,社交安抚评分(11. 42±3. 36)分,消极影

响评分(15. 29 ± 4. 37) 分,APP 使用评分(11. 54 ±
3. 44)分,APP 更新评分(7. 61±2. 36)分;SAS 总评

分为(55. 18±7. 53)分。
SRSS 总评分(37. 44±10. 69)分,其中,睡眠状

况(18. 36±5. 24)分,睡眠障碍(19. 08±5. 65)分。
2. 2　 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情绪与睡眠质量的相

关性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呈正相关 ( r =
0. 977,P<0. 05);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呈正相关

( r= 0. 953,P<0. 05);大学生焦虑情绪与睡眠质量

呈正相关( r= 0. 950,P<0. 05)。 见表 1。

表 1　 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 r)

变量 手机成瘾 焦虑

手机成瘾 1. 000

焦虑 0. 953a 1. 000

睡眠质量 0. 977a 0. 950a

注:aP<0. 05。

2. 3　 大学生睡眠质量对手机成瘾与焦虑的回归

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焦虑情绪与

睡眠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大学生手机成瘾各维度评

分和焦虑情绪为自变量,以睡眠质量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同时以手机成瘾总评分为自变

量,以睡眠质量总评分及焦虑情绪为因变量进行一

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中的戒断行

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APP 使用以及总分与焦

虑均能正向预测睡眠质量( β = 0. 297 ~ 0. 450, t =
2. 823 ~ 66. 790,P 均<0. 05),手机成瘾能正向预测

焦虑(β= 0. 303,t= 45. 159,P<0. 05)。 见表 2。
2. 4　 大学生焦虑在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

效应

表 2　 大学生睡眠质量对手机成瘾、焦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P R R2 F

睡眠质量 手机成瘾 0. 441 66. 790 <0. 001 0. 977 0. 955 2429. 277a

睡眠质量 戒断行为 0. 450 5. 610 <0. 001 0. 980 0. 960 451. 734a

突显行为 0. 446 3. 566 <0. 001

社交安抚 0. 356 2. 823 0. 005

APP 使用 0. 413 3. 259 0. 001

焦虑 0. 297 4. 498 <0. 001

焦虑 戒断行为 0. 240 2. 870 0. 005 0. 954 0. 909 339. 378a

突显行为 0. 363 2. 777 0. 006

消极影响 0. 367 3. 232 0. 001

APP 使用 0. 349 2. 630 0. 009

APP 更新 0. 520 3. 388 0. 001

焦虑 手机成瘾 0. 303 45. 159 <0. 001 0. 953 0. 907 1909. 190a

注:aP<0. 001。

回归分析表明,手机成瘾和焦虑对睡眠质量有

积极的预测作用,进一步以手机成瘾为自变量,以
睡眠质量为因变量,以焦虑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法在 Process 插件中检测

中介效应,选择模式 4,将迭代数设定为 5000,置信

区间设为 95%,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焦虑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路径 效应量 SE 95%CI

直接效应 手机成瘾→睡眠质量 0. 355 0. 021 0. 314~ 0. 396
间接效应 手机成瘾→焦虑→睡眠质量 0. 086 0. 020 0. 048~ 0. 124
总效应 0. 441 0. 066 0. 428~ 0. 454

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总效应为 0. 441(SE =
0. 066,t= 66. 789,P<0. 05),95%CI:0. 428 ~ 0. 454,
不包含 0,故总效应显著;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

直接效应为 0. 355 ( SE = 0. 021, t = 17. 049, P <
0. 05),95%CI:0. 314 ~ 0. 396,不包含 0,故直接效

应显著;控制中介变量焦虑后,手机成瘾对睡眠质

量的间接效应为 0. 086(SE= 0. 020,P<0. 05),95%
CI:0. 048 ~ 0. 124,不包含 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

应量为 19. 50%。 说明手机成瘾既可以对睡眠质

量造成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焦虑造成间接影响,
焦虑在该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中介效应测试时,加入焦虑中介变量之后,大
学生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路径系数仍然显著

(β= 0. 086,P<0. 05),同时手机成瘾对焦虑的路径

系数显著(β= 0. 303,P<0. 05),焦虑对睡眠质量的

路径系数显著(β= 0. 283,P<0. 05)。 见图 1。

·601·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5 年 4 月第 48 卷第 2 期　 J
 

Jining
 

Med
 

Univ,April
 

2025,Vol. 48,No. 2

注:aP<0. 05。
图 1　 焦虑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效

应模型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将 SAS-C 各维度得分由高

到低排列,发现大学生普遍存在过度使用智能手机

应用及容易产生负面言行举止的情况,这与熊婕

等[18]研究结果一致。 可能与大学生日益增加的社

交行为密切相关[19] 。 如今,多数大学生在学业、社
交及就业方面发展受挫,焦虑水平普遍较高[20] 。
本研究对大学生睡眠质量调查发现,整体水平处于

中等水平。 可能是因为进入大学后没有升学压力

和学校教师的严格要求,内心松懈,加之缺乏自制

力,使得其更恣意地使用网络[21] ,导致睡眠问题及

身心不适。
焦虑情绪是手机成瘾和睡眠质量的作用路径,

即手机成瘾可以通过焦虑情绪的变化而间接影响

睡眠质量,假设成立,与既往研究一致[7] 。 大学生

手机成瘾程度越深,焦虑情绪越严重,则睡眠质量

越差[22-23] ,过度使用手机会耗尽个体的心理资源,
使得个体无法有效调控焦虑等情绪,破坏睡眠[24] 。
手机成瘾的 6 个因子对睡眠质量均有正向预测作

用,根据沉浸理论[25] ,手机成瘾的人会在使用手机

的快乐中丧失时间观念,导致睡眠时间减少。 手机

成瘾中的 6 个维度对焦虑情绪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大学生频繁地使用手机,不断地检查手机、等待回

复消息或担心错过重要信息,增加产生焦虑情绪和

压力的风险性[26-27] 。 另外,睡眠质量整体及 2 个

维度均与焦虑呈正相关,证实了研究假设的正确

性[28] 。 焦虑情绪会导致人们难以入睡、易醒和早

醒等问题,并伴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睡眠障

碍[29] 。 综上,手机成瘾程度高的大学生以意识的

狭窄聚焦为特征,过滤掉了生活中其它知觉,使得

其回到现实世界时体验到更多焦虑情绪。 而对于

高焦虑的个体,精神压力增大,更容易产生睡眠障

碍。 因此,大学生自身要有意识地控制手机使用,
摆脱沉浸的虚拟世界,回归现实。 教育工作者也应

引导学生理性处理手机成瘾问题,学习管理时间、
培养自控力;同时,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提高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和自我认同感,减少焦虑情

绪的产生,最终改善大学生睡眠质量,使其健康

成长。
综上所述,大学生手机成瘾能够正向预测睡眠

质量,焦虑情绪是手机成瘾和睡眠质量的作用路

径。 本研究局限性:1)由于调查时间为大三学生

面临未来职业抉择、大四学生处于就业压力时期,
这份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其焦虑情绪,对研究结果可

能会造成一定影响;2) 研究数据均来源于被调查

者的自我报告,主观性较强;3)抽样覆盖率偏低。
未来研究可以在多省市进行广泛抽样,以获取更全

面、精确的数据。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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